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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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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39)

摘要: 19 世纪中叶至 20世纪 30 年代英美等国在我国南海海域的测绘活动, 给这里的岛礁留下

了一大批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名称。文中论述了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对我国三次公

布官方名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 分析了当前处理南海地名问题的缺

陷, 提出了若干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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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发现并命名南海诸岛, 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东汉至清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

年间, 我国记载南海地理、航运以及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史志和地图, 比较重要的就有

120多种¹, 但所表示的岛礁名称相当稀疏, 而海南岛渔民在自己的航海针经—— 《更路

簿》中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却无缘编进官方图籍。进入 19世纪以后, 区域地名分布的格局

为之一变。英、美、德、法、日等国相继侵入, 测绘地图, 命名岛礁, 致使谬种流传, 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 国人不察其来龙去脉, 在文献或地图上不同程度地承袭了这些外来地名。

对中国人而言, 外文图籍上的这些地名可以归入外语惯用名的范畴。但在我国图籍上, 如

果以外语惯用名的音译或意译汉字为基础命名南海岛礁, 进而将其作为官方地名使用, 那

么, 它们就属于必须正本清源、区别对待的外来地名了。以求实的态度考察南海诸岛外来

地名的命名背景, 客观地评价它们曾经产生过的影响, 有助于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两个世

纪以来我国在南海海域的地名与测绘工作,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以应付 21世纪南海变幻

不定的局势。

1　坚船利炮支持下的外国测绘与命名

早在鸦片战争前 40年, 即 1800年, 英国船只 Bombay 号就曾窜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

伴随着清朝的衰落, 英、俄、德、美、法、日等国, 相继派出军舰或测量船到南海从事地

理调查和测量制图, 作为其政治、经济侵略的先行。而我国康熙乾隆时期曾经相当先进的

测绘技术, 不幸随着 “宫廷秘本”的编成而被束之高阁。清代中期以后, 官方再也没有组

织人力进行实地测量。新图的制作以康乾舆图为蓝本或增或删, 坊间地图多用计里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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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 间有以山水画形式绘制的, 技术水平陷于停滞状态, 南海地区尤其缺乏实测资料。国

力与技术上的空虚, 恰恰在这一时期被外国乘势利用。他们比较精确地测制了南海地图, 编

辑了相关图集和航海指南, 其中以各种外国语命名的地名, 又在翻译之后深刻地影响了我

国地图上对于南海地名的表示。

自 1800年至 1933年, 外国在南海涉及地理调查、地图测绘的重要活动就不下 60次¹。

其中俄国调查船在 1806、1818、1819、1820、1826、1827、1829、1853年 8次调查南海,

但对我国命名南海诸岛没有明显影响。在侵入南海调查测绘的各国中, 英国活动最早、最

频繁、历时最久, 自 1800年至 1926年计 33次; 美国的 2次活动发生在 1835年和 1842年;

德国的 5次活动集中在 1881～1884年间; 日本的 7次活动发生在 1907～1933年间; 法国

的 2次活动发生在 1925年和 1927年, 1933年占领南海 9小岛。这个前后相继的过程, 决

定了 19世纪初开始的外国在南海海域测绘的地图, 以英文最早最详。德法等国的地图多译

自英文版地图, 日文图上的地名虽基本不受英文影响, 但它们对我国命名南海各岛礁的作

用也微乎其微。因此, 所谓外来地名, 也就是以英文为主要基础的汉译名称。

英国舰船多次侵入南海的调查测量所得,陆续刊行于海军部编辑的航海指南和海图中。

仅 19世纪 80年代, 见于文献著录的南海区域地图, 比较著名的就有下列数种: ( 1) China

Sea, Southern Por tion. Eastern Sheet . London: Admiralty, 1882. ( 2) China Sea, Nor thern

Po sit ion. London: Adm iralty, 18 Sept . 1882. ( 3) Paracel Islands. London: A dmiralty ,

25 June 1885. ( 4) China Sea, Nor thern Port ion. Western Sheet . London: Adm ir al ty , 1886.

( 5) China Sea. London: Admiralty , 30 may 1887. ( 6) Reefs in the China Sea. London,

Adm iralty , 23 Oct . 1888。这些海图既有关于南海全貌的, 也有分幅的, 其制作年代正处

于 1800～1868年间几十次调查以后。其中的地名, 除了描绘地理特点如位置 ( East Reef ,

Central Reef )、形状 ( A ntelope Reef , Crescent Gr oup)、地质 ( Rocky Island, Pyramid

Rock)、植被 ( Palm Island, T ree Island)等之外, 更多的是以海洋调查船舰名 (如 Discovery

Reef, Investig ato r Shoal , Rif leman Bank, Bombay Cast le)、船舰长名称 (如Pratas Island,

Reed Bank, Ross Reef )、本国人名 (如 Robert Island, M ar ie Louisa Bank)、本国地名

(如 London Reefs, Glasgow Shoal) 作为南海岛礁滩沙的专名。这种作法相当普遍, 在美

国的海图和文献中, Connell Reef , Pennsylvania Reef , Ow en Shoal等名称, 同样以本国地

名或人名为基础。

以英语为主的外来地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从清代后期的文献和地图中就可以得到初

步证明。曾任出使英国大臣的郭嵩焘, 在 《使西纪程》中记载, 光绪二年 ( 1876) 十月二

十四日, 他经过西沙群岛, “左近拍拉苏岛, 出海参, 亦产珊瑚, 而不甚佳, 中国属岛也”
[ 1]
。

同行的随员张德彝, 在 《随使日记》中亦记载, 同日 “行八百三十一里, 在赤道北十七度

三十分, 左近巴拉赛小岛, 中国属岛也”[ 2]。拍拉苏、巴拉赛, 均为 Paracel之译音, 即使

同行的两人, 译法也不一样。对于中国属岛而无中文名称, 张德彝发出感叹: “若华人自古

有航海觅得其地者, 当各予一名, 则无须按洋字还音而呼之矣。”这也表明近代我国地图测

绘的落后及对渔民习用地名的忽视。

对清末民国了解南海地理和地名影响最大的外国文献, 当属 1868年由英国海军部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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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局刊行, J. W. Reed和 J. W. King 编辑的 《China Sea Directo ry》, 即 《中国海指

南》。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 陈寿彭据该书 1894年的修订本译出, 定名为 《新译中国江海

险要图志》。“图志”一作 “图说”, 由上海经世文社印行, 1907年广雅书局重印。这部图志

在以后的对外交涉中屡被征引, 但它的地名以音译英语名称为主, 并随着地理知识的传播

而进入其它中文图籍,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人士。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日

本侵占东沙岛, 英国也对此提出主权要求。两广总督张人骏次年八月二十三日电请外务部

在东沙岛设立我国标志时, 称东沙岛“即《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内之蒲拉他士岛”
[ 3]
。两

江总督端方八月二十九日致电外务部: “此岛之属, 中国广雅书局译刻之 《中国江海险要图

志》即系英国官局原本, 彼既列诸中国海内, 其非我之私言可知, 似可即由大部据此图志

照会英日, 宣布此岛为中国属岛”[ 4]。由于测绘地图的落伍, 导致外交上极为被动, 明知主

权属我, 却又不得不以外国所测海图为依据, 更不用说图上的地名了。经过这样一番波折,

张人骏深切体会到了其中的痛楚: “中国志书, 只详陆地之事, 而海中各岛, 素多疏略”[ 5]。

“我国舆地学详于陆而略于海, 偏于考据方向远近, 向少实在测量, 记载多涉疏漏。沿海岛

屿, 往往只有土名, 而未详记图志。欲指天度为言, 旧书无考。所恃者, 仍是英国海图”
[ 6]
。

1910 年 7月 31日出版的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六号, 发表了 《广东西沙群岛志》一文,

“或足备调查该岛之一助也”。该文译自德国人的著作, 所述地名当然也是外语的音译汉字,

这同样反映了外文图籍的影响。

2　外来地名对我国三次公布南海诸岛地名的影响

外敌入侵刺激了国人海疆意识的觉醒。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 170余人, 分乘

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巡视西沙, 其中包括测绘人员 16名。此行命名了 15座岛屿, 或以

军舰名, 或以珊瑚、甘泉等地理风物为名, 或以有关人员的籍贯为名, 并勒石竖旗, 测绘

地图 [ 7]。1933年 4月 7日至 12日, 法国占领南沙群岛的 9个小岛, 引起了我国政府的严正

交涉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同年 6月 7日, 国民政府成立了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 1934年 12

月 21日召开了第 25次会议, “审定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岛名”, 从此开始了由我国官方审

定和公布南海诸岛地名的历程。在迄今为止所公布的三批地名中, 外来地名的作用既呈现

出逐步衰减的趋向, 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特点。

1935年 1月出版的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一期 61～69页, 刊登了 《中国南海

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 包括136个岛礁滩沙名称。当时, 我国还没有关于中国地名

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官方规定, 全球性的地名罗马化倡议, 还是在 20多年后才由瑞典提出来

的。因此, 以英文图籍为基础选定其常用的外文拼写形式, 放在相应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并没有严格的是非界线。问题的关键在于, 它们的汉字书写形式严重违背了“名从主人”的

原则。初步分析, 除了东沙岛、南山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团沙群岛是汉语名称外, 其

余都来自外语地名的音译和意译。音译大致有 85个, 分为两种情形: 其一, 英文地图音译

了海南方音旧有名称后, 《一览表》又据该英文形式译为汉字。经过这样的往复, 就很难从

字面上看出它的汉语语源。例如, 南沙的 “辛克威岛”, 其英文形式为Sin Cow e Island, 而

Sin Cow e 原来是记录 “秤钩”一词的海南方音, 再据以译成汉字, 却成了 “辛克威”这样

一个舶来味道十足的名称。这样的地名有五六个。其二, 据英文名称音译, 大约有 80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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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如英文有Royal Charlo tte Reef , 其汉字译名作 “无劳柴乐礁”; 与 Johnson Patch 对应

的是 “庄臣怕余”……。在音译过程中, 也有部分修饰词意译, 还有的用些貌似汉语的词

语, 如West London Reef对应着 “西零丁礁”, Pr ince of Wales Bank 对应着 “比邻无畏

滩”之类。意译的地名约有 45个, 如 Discovery Reef对应着 “觅出礁”, Half Moon Shoal

对应着 “半月滩”, Commodore Reef 对应着 “司令礁”之类。第一次公布南海地名显示了

官方的重视, 但忽视民间的命名而单纯依赖外国海图, 音译部分自然不像汉语, 意译部分

从字面上看比较顺畅, 可一旦实事求是地追寻起它们的语源, 历史上外国军事侵略和文化

侵略的痕迹就暴露无遗了。外来地名的地位以中英两种文字形式得到了强化, 1934年的南

海地名审定, 对后世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其原因就在于, “我国因向乏全国实

测详图, 故坊间出版图籍, 年来有如雨后春笋, 类多抄袭陈编, 以讹传讹, 甚至翻印外国

出版之中国图, 不加审察, 致国疆界域, 任意出入, 影响所及, 关系非浅”
[ 8]
。而负责纠正

这一偏差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诸君, 恰恰走了这样的失着。

南海诸岛因抗战胜利而恢复故土, 奉命于 1946年 10月至 1947年 2月负责接收的部

员, 在呈请行政院核准颁布的地图和文件中, 有 “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

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 (实测)、永兴岛、石岛图 (实测) 6种及南海诸

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一种”[ 9]。这个对照表作为郑资约编著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附录, 于

1947年 11月面世, 12月 2日 《申报》亦以 《南海诸岛名称, 内政部核定公布》为题予以

报道。此次公布的 《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 与 1935年的 《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

对照一览表》相比较, 地名数量由 136个增加到 171个。此外, 原有的 “南海各岛屿”改

为 “南海诸岛”, 两个 “东沙岛”之一改为 “东沙群岛”, 原 “南沙群岛”调整为 “中沙群

岛”, 原 “团沙群岛”调整为 “南沙群岛”, 名地关系和等级层次更为协调。在减少外来地

名影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首先, 以汉语新名取代原有的英语译名, 这些新名包括: 明代航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

年号, 清末李准巡海时对岛礁的命名, 抗战胜利后接收南海诸岛的军舰名及相关人员名称,

其它时代的人名、官职名, 若干抽象概念和形容词。这些地名公布后, 有效地消弱了外来

地名的影响, 在名从主人的方向上, 获得了可喜进展。

第二, 在保留大部分意译外语地名的同时, 调整了少量的译名用字, 如以“金银岛”代

替 “钱财岛”, “漫步暗沙”代 “散步滩”, “小现礁”代 “小觅出礁”, “大现礁”代 “大觅

出礁”, “棕滩”代 “棕色滩”, “指向礁”代 “方向礁”, “盟谊暗沙”代 “友谊滩”……。有

些原来音译的名称改用意译, 如 “无劳加比丹礁” ( Royal Captain Shoal) 改译 “舰长暗

沙”, “非利拚滩”( Fairie Queen) 改译 “仙后滩”。总的看来, 字面上的美感有所增强, 音

节也更加整齐。

第三, 对 1935年大量的单纯记音的译名, 以缩减译名用字或节译英文名称的方法, 将

地名长度限定在二至四字之间, 适应了汉语的口语习惯。此外, 在选择译名用字时, 比较

注意造成一种非常像汉语的面貌, 从书面形式上减轻外来地名的痕迹。例如, 将 “伊机立

亚滩”( Egeria Bank) 改为 “隐矶滩”; “北卢康尼亚滩”( North Luconia Shoals) 改为 “北

康暗沙”; “傍俾滩”( Bombay Shoal) 改为 “蓬勃暗沙”……。至于此次新增加的译名, 这

样的倾向更为明显, 形式上也更加整齐划一。例如, 将 Siamese Shoal译为 “西门暗沙”,

Bankok Shoal译为 “本固暗沙”, Adding ton Patch 译为 “安定连礁”, 这样的译名有 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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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其中有的也稍作变通, 比如, 与 “鲁班暗沙”对应的英文名称是 Carpenter Shoal ,

Carpenter 意即 “木匠”, 由此联想到木匠的祖师鲁班, 不失为可行的选择。

但是, 所有从外文图籍译写过来的名称, 彼此间只有痕迹轻重的差别, 不论是音译还

是意译, 都不能完全消除外来影响, 尤其在需要追溯地名语源的时候。因此, 1947年公布

的这批地名, 同样存在着不足。早在 1948年, 《地理之友》杂志创刊号的一篇书评就认为:

“南海诸岛过去只有西洋人所定名称及日本人所命之名。此次内政部将群岛另订新名, 颇有

重要的意义。……内政部对于群岛命名时, 于固有名称, 亦似有考虑之必要”
[ 10]
。但在当时

缺乏实地调查的情况下, 也只得如此。

时隔 36年, 我国政府第三次公布南海诸岛官方地名, 由国务院授权中国地名委员会,

于 1983年 4月 25日 《人民日报》公布 287个标准地名, 每条地名包括其标准的汉字书写

形式、汉语拼音、部分地名的当地渔民习用名称。与 1935年和 1947年相比, 当代地理学

的发展提高了岛礁滩沙分类的科学性; 有组织的大规模调查, 收集了从前所忽视的渔民习

用地名, 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标准名称; 增加、调整了一批岛礁滩沙的名称, 地名总数

增加了 115个; 运用我国法定的拼写系统, 实现了地名的单一罗马化, 这些都是对前人的

超越。

名从主人、保持地名稳定性、消除外来影响、科学性, 是这次地名审定的四个原则。对

1947年公布的名称, 1983年保留了 155个, 调整通名的 (如 “仙宾暗沙”改为 “仙宾礁”)

10 个, 这是地貌分类上的进步, 这两类地名占 1947年公布地名的 96. 5% ; 另有 “和五

岛”改为 “东岛”, “立夫暗沙”改为 “中北暗沙”, “立威岛”改为 “单柱石”, “蓬勃礁”改

为 “浪花礁”; 弃用与未公布的名称各 2个。新命名 116个, 另有 1935年公布而 1947年遗

漏的地名 2个, 此次又予更名, 二者共计 118个, 占 1983年所公布地名总数的 41. 1%。其

中采用或部分采用当地渔民习用名称的 48条, 占新命名的 40. 7%, 这是地名审定的主要成

果; 据外文意译、音译的不足 10个。

3　历史的教训与当前的问题

我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 已被丰富的史籍和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明, 这是确凿的

历史事实。但在南海地名问题上留下的教训, 也是发人深省的, 面对当代的国际环境, 尤

其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总结。

历史上在南海航行的中国船队和渔民, 是南海诸岛的发现者。但官方船队匆匆经过, 对

岛礁滩沙的记录失之笼统; 世代相沿以捕捞为生的渔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据统计, 厦门

大学南洋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 1977年后收集到的 13本清代民间更路簿中, 就载有西沙群

岛地名 34个, 南沙群岛地名 80个 [ 11] , 但这 114个地名却又无缘载入史志。海上风浪险恶,

也限制了历史上对南海诸岛的测绘进步。这样, 古籍记载的南海诸岛, 显得颇不具体, 但

在当时也并没有引起世人关注。因为历史上南海周围各国人们开发海洋的意识和技术手段

都很有限, 从总体上看, 重陆轻海是主要的倾向。在这样的条件下, 南海诸岛的命名维持

在约定俗成的自然状态下, 很少有官方的主动干预。

康乾盛世过后, 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其时正值 19世纪初,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

军事、科技方面, 已把大清甩在了后面。英、美、德、法、日等国相继侵入南海测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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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海上航行能力与测绘技术, 为制作精良的海图奠定了基础, 图上的地名当然不会顾及中

国的传统, 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强权逻辑。当我国主权受到侵犯时, 官方对南海诸岛所知甚

少, 在1907～1909年日本侵占东沙群岛事件、1933年法国侵占南沙 9小岛事件的交涉过程

中, 不得不以外文图和外语译名为依据, 局面之被动不堪回首。1909年李准巡海为 15座岛

屿命名并测成海图, 因而显得更加可贵。但这还只是局部的测绘与命名, 与后来的三次地

名审定难以相提并论。

由于本国实测地图的缺乏而英美等国捷足先登, 1935年公布的南海地名, 绝大部分是

以汉字记录英美海图上地名的译音, 不仅没有从民间航海针经中选择恰当的名称, 而且忽

略了此前 20多年李准所确定的 15个岛屿名。强势文化在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上的双重压

迫, 留下了一个严重背离名从主人原则的恶例, 客观上增强了外来地名的地位和影响力。

1947年第二次公布南海地名, 增加了一批汉语的新名; 据外文译写的部分也在用字上作了

调整, 向形式上的汉语化迈进了一步。不过, 貌似汉语的外形, 掩盖不了译自外文的实际,

其思维仍延续了对外文地图和外来地名的依赖。此外, 当时的国情也没有从容调查渔民对

各岛屿称谓的可能。1980年至1982年的地名调查, 则有了以往所不具备的实现地名标准化

的条件, 国家组织了海洋、测绘、地理、历史等专业的科研人员, 当代测绘技术使大规模

的地名调查和图上定位趋于全面准确, 地名标准化理论研究也日益成熟。这次取得的进步

已如前所述, 但在减轻外来地名的影响方面, 仍存在着一些需要商酌的问题。

首先, 新增加的地名中, 北水道、中水道、南水道三个名称从外文意译, 如果以考虑

实体的地理方位为由尚能自圆其说的话, 那么, 主权礁一名也从英文意译则显得欠妥。

empire 有帝国、绝对权力等含义, 主权礁与Empire Reef这一英文名称之间的相互关系, 是

显而易见的。而蒙自礁、漳溪礁、火星礁、安塘礁, 显系来自对外文图上M enzies Reef , Jones

Reef, Hopkins Reef , Amy Douglas Reef 的通名意译、专名音译。Menzies, Jones, Hopkins,

Doug las, 都是英美常见的姓氏, 这里虽经过了谐音变换, 有些资料也对其字面含义作了若

干解说, 但外语地名的影响仍是不争的事实, 那些解说反而有欲盖弥彰之嫌。

其次, 沿用 1947年公布的绝大部分名称, 在保持地名稳定的同时, 也就保留了 1947年

地名译名的弊端, 从而错过了相对彻底地清理外来地名的良机。不论是音译还是意译, 当

中外两个名称同时出现时, 如西月岛 ( West Yo rk Island)、毕生礁 ( Pear son Reef )、美济

礁 ( Mischief Reef ) 并排出现于 《参考消息》等报刊时, 国人将处于尴尬的地位, 名从主人

的原则大打折扣, 尤其是在需要追寻地名语源的时候。因此, 与其讳言外国对南海诸岛的

命名, 不如对它们作出客观的评价。例如, 一份资料说: “1857年, 暹罗兵船 Bangkok 号到

中沙群岛擅自将我国的本固暗沙名之为 Bangkok Shoal”[ 12]。实际上, “本固暗沙”一名是

1947年从 Bangkok Shoal翻译过来的, 类似的表述显然并不令人信服。

第三, 应更广泛地采用渔民习用名称, 以取代外来地名。1983年公布的标准地名中, 列

出了 129个渔民习用名称, 除了 48个作为标准地名之外, 另外的 81个有相当一部分可以

用来替代外语译名。例如, 1947年公布、1983年仍作为标准地名使用的曾母暗沙, 1935年

时称为曾姆滩, 都是译自 James Shoal一名, 而我国渔民一向称之为 “沙排”。虽然曾母暗

沙屡次出现在教科书、外交文件和地图中, 似乎不宜更动, 但称之为 “沙排”更能体现名

从主人的说服力。我们的前人早就认识到, “一地之领有而不加以管理, 其主权自趋微

弱”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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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我国南海诸岛命名的历史真实, 并不意味着对主权的放松, 渔民习用地名恰恰为

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地名的作用也仅此为止, 关键还在于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 以

坚强的国力为保障, 实施实质性的管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30年以来, 越南、马来西亚、

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的岛礁达 31个, 并对其中的大部分重新命名。南海局势的复杂, 更需

要以我为主, 建立包括测绘和地名研究在内的消除外来影响的科学保障, 使之成为维护南

海主权的有效组成部分。

第四, 地名工作的某些传统做法应有所变通。比如, 对地图密级和地名经纬度问题的

处理, 看似缜密却难免有些作茧自缚。南海测绘英美等国早已着手, 以 1937年英国海军部

海道测量局出版的 《中国海指南》( China Sea Pilot ) 为例, 其中就已标出了重要岛礁的经

纬度, 如T ree Island (即今 “赵述岛”) 位于 16°59′N , 112°16′E
[ 14]

, 今图所示与此并无差

别。公布地名若不附精度适中的定位数据, 又无相应的地图为佐证, 更容易引起某些国家

在名称与实体关系问题上恶意的张冠李戴。1947年公布的两个名称 “八仙暗沙”、“立地暗

沙”, 译自 Parsons Shoal和Lydis Shoal, 位置在曾母暗沙以南, 但1983年未予公布。如果

等将来别的国家命名后再旧事重提, 那么, 现在这种视而不见的 “鸵鸟政策”, 其弊端就将

暴露无遗了。若从地理关系着眼, 以 “曾母群沙”之类作为一个群体名称, 使其统辖曾母

暗沙、八仙暗沙、立地暗沙, 或者不失为一个既维持传统又面对现实的办法。

第五, 岛礁滩沙的命名与更名, 需要以相应的科学研究为基础, 力求避免不尽合理之

处。例如, 有的论者认为, 1947年公布的 “立夫暗沙”, 是以陈立夫的名字命名的 ( 1983年

将其改为 “中北暗沙”)。实际上, 在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附表中, 与之对应的英文名

称是Oliver Shoal , Oliv er 是英语中常见的男子名。如果考虑到1947年将许多外语地名节译

或谐音变换的史实, 则 “立夫”无疑是 Oliver 略去起首的元音字母之后的译音, 只是在选

择译名用字时发生了巧合, 今天看来, 这个译名的改与留均无不可。为减少类似的望文生

义, 必须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

我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经历了由笼统到具体, 由大量译写外语地名到逐渐减少外来

地名影响的发展过程。实事求是地研究南海地名的语源及其演变轨迹, 客观地评价外来地

名的形成及其对我国的历史影响, 应该是当前处理南海地名问题时所需要的态度。只有对

外来地名作出全面的分析, 才能制定消除其痕迹与影响的有效方法。因此, 既要充分认识

地名在论证国家领土主权中的作用, 又不能夸大这种作用。某些传统的做法和思维习惯, 需

要适时地加以变通, 这对于扩大中国地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度, 为维护南海主权提供科学

的证据, 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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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and inf luence of the exotic topony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SUN Dong-hu

( Chinese Academy of Surv eying and M apping ,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 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landed and named b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2000 years ago. How ever , few island's names were no ted down in the of ficial books

and maps, and lo cal folk toponyms reco rded in Geng Lu Bu, a navigat ion guidebook

composed by the ancient f ishermen of Hainan Island, had no remarks on off icial maps.

Fo llow ing the mid 19th century , the foreign imper ial it s pow ers such as the Great

Br itain, U nited States, Germany etc, entere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act iced sur vey ing

and mapping , naming most of the islands in their respect ive languages. Lacking nat ive

actual sur vey maps, large numbers of ex onyms fr om sea-chart in foreign languages,

mainly in English w er e adopted on nat iv e maps and books in Chinese, most of the island

names w ere t ransliter at ion o r f ree-translat ion f rom foreign forms.

The f irst published o ff icial names by the Commission on Examinat ion of Land and

Water M aps of the Public g overnment in 1935 mainly adopted the foreign-source names.

The second published names list by the M inistr y of Internal Affairs in 1947, added some

new island names and modif ied several t ranslated w ords, st ill continued the foreign

inf luence. The third of ficial list published by the China Commit tee on Geog raphical Names

in 1983 adopted larg e numbers o f local folk names and standardized the place names, but

conceded most t ranslat ion in 1947. T herefo re, a valuable opportunity o f correct ing foreign-

source island names w as passed.

Concluding the above discussed, the toponymists w ould pay much at tent ion to modify

the st ipulat ions of place names, especially the naming on island names sourced from exo tic

w ords, w ith clear ident if icat ion to their history and inf luence long continued.

Key words : exo tic toponym; background and influence;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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